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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陪他們「看電視」！ 

─ 成年子女的電視消費與新孝道實踐* 

陳婷玉 **
 

《摘要》 

晚近閱聽人研究逐漸轉向強調閱聽個體賦予意義的能力，而此

種賦予意義的能力不僅限於文本意義的解讀與詮釋，亦指涉媒體經

驗之於每日生活的意義。本研究屬於民族誌學取向的閱聽人研究，

將電視媒介的使用放回閱聽人的日常生活脈絡中，檢視「看電視」

如何鑲嵌在閱聽人的每日生活中。本研究盡可能揭露閱聽人具體生

活的真實經驗，分析未婚子女在與家中長輩一同收看電視的特殊電

視使用情境中賦予何種重要的意涵？ 

研究發現，電視相較於其他媒體而言，是一種家庭媒介，其與

家庭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看電視是如此稀鬆平常、唾手可得、不費

力勞神，提供家庭最佳互動管道。對子女而言，「共視」亦提供安

全、事不關己、不會造成尷尬與親子間緊張與壓力的交談氛圍。而

與住在家中的子女不同，外宿子女因為與雙親的相處互動時間少，

必須把握有限的返家時間來陪伴父母、承歡膝下，因此傾向戰略性

（tactically）地運用與父母親一起看電視的行動來展現其孝心與孝

行，發展出特殊的共視模式與意涵。據此，子女與家中長輩一起看

電視並非單純的「看電視」，而是有更深層的意涵；電視消費被挪

用、改造、轉化，成為具有個人化意義與功能的孝道實踐行動。 

關鍵字：戰略、孝道實踐、陪伴父母、閱聽人研究、家庭電視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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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在過去經濟匱乏的年代，電視屬於高級奢侈品，並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輕易

擁有，但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的成長，以及傳播科技的蓬勃發展，現今許多家庭擁有

不只一台電視機，有線電視的普及率也高達 85.2%（內政部營建署，2010），根據

A. G. B. Nielen 媒體調查，台灣民眾過去一天電視的接觸率高達 93.8%，遠高於網

路的 51.3%，位居五大媒體中的首位，顯示電視媒體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仍扮演重

要的角色。 

電視媒體在家庭收視的情境中，可能扮演著多元的角色。電視被視為一種環境

資源和行為調節器，伴隨且提醒觀眾家中的工作或活動（蕭育純，1998）；電視也

扮演著促進兒童和青少年社會化的功能（許怡珮，2002），而親子共同收視時，家

長伺機介入指導，將電視視為社會學習的教學素材。由於電視頻道、內容日益多

元，增加了與家人一起看電視的時間與機會，電視媒體塑造出與家人共處的情境

（孫曼蘋，1997），因此家庭電視的使用可能增加家庭成員的互動。小時候為了爭

搶電視而與家人產生爭執，是我們文化中許多人都曾有的經驗；過去研究亦指出，

對電視過分的投入，可能會造成與親人間互動的疏離（陳芸芸譯，2000）。因此，

電視媒體蓬勃發展的台灣社會，電視在家庭的觀看情境中，扮演陪伴、提醒、教化

的功能，是家庭關係的催化劑，但同時也可能是造成家人衝突的引爆點，或因家庭

成員過度沉溺，而使家庭關係更為疏離。 

過去歐美有關電視使用與家庭關係的相關實證研究相當多，然而西方世界屬於

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文化，華人社會卻是以家族、宗族、群體、團體為核心的

集體主義文化，與西方強調個人的自主文化截然不同（李美枝，1998），因此華人

社會中家庭收視情境所形成的文化，例如成年子女與家中長輩一同觀看電視的生活

經驗，勢必與西方社會有所不同。 

網際網路媒體的興起，加上新型態休閒活動的出現，以及媒介使用環境的個人

化趨勢，固然削弱了電視媒體原本的市場優勢，然而電視是一種大眾的、低涉入的

媒體（陳芸芸 譯，2000），多數家庭都有擺設電視的客廳，這是家庭中的公共區

域，也是家庭成員聯繫感情的主要場所。電視媒體不露痕跡地融入家庭作息，也成

為與家人互動的主要媒介（蕭斯豊，2007）。電視與家庭成員互動之間存在密切的

關係，因此，家庭情境中的電視消費、詮釋與使用受到學者的重視。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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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ull 以民族誌學的觀點來探究家庭中電視的社會性使用，觀察人們在家中的

電視觀看行為，並主張這種行為是社會建構的，因為觀眾不只形成自己對文本的詮

釋，他們亦主動建構收視發生的情境及觀看的方式，而這些都被運用在未來接續的

溝通活動中(Lull, 1990)。 

電視已成一個家庭中理所當然的存在，並從一件單純的傢俱演化成現代家庭中

的成員(Jennings & Walker, 2009)，家庭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和它接觸，也可以藉著它

與其他家庭成員互動。對一個在台灣長大的年輕成人而言，電視在他們成長過程中

的角色一直在改變；從年幼時父母親為其選擇並監控收視內容，到收視時間備受限

制的中學階段，再到上大學或工作之後，可以自由自在地看電視，這個似乎一直存

在的家中一員和我們的關係隨著個體的年紀增長而變得不同。 

過去有關電視在家庭中角色的研究，最多的莫過於電視在家庭中使用對兒童、

青少年產生的影響研究（課業、專注力、體重、價值觀…）。這是隸屬於量化的行

政研究，幾乎一面倒地指責電視，批評它對心智未成熟者造成傷害，同時也降低親

子互動的質與量。當孩子漸漸長大，而父母逐漸年老，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遞變，

父母與子女在家庭中的相對性地位及重要性出現變化，使他們對媒介消費產生不同

的影響力。然而成年子女選擇陪伴父母親看電視的「親子共視」卻從未引起學者們

的關注與研究挹注，本研究檢視這種另類的親子共視，並且以子女（而非父母）為

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索學者 Lull 所提出的電視的社會性使用概念，並以學者 de Certeau 

所揭示的個體在生活儀式中的運作方式(ways of operating)，提出當代閱聽人的能動

性及主體「實踐」的例證。筆者以為，看電視也許在傳統上被認為是被動且被既定

規則所引導、框限，但閱聽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從平凡如看電視的日常生活儀

式中創建屬於自己的意義，卻值得我們深入追查。 

本研究為一初探性研究。企圖呈現未婚子女（包括學生族群與上班族）與長輩

共同收視的日常生活實踐，尤其在現今家家戶戶擁有不只一台電視機，且普遍有網

路裝設，家中的成年子女有更多收視內容與多元媒介選擇的自由之際，自發性的陪

同家人（長輩）一起觀看電視的人仍不在少數，那麼，這些閱聽人如何看待此種家

庭活動？又賦予此種家庭活動何種特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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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閱聽人研究的「民族誌學」取向 

閱聽人研究從量化到質性取向歷經了一段演變的過程；晚近的閱聽人研究傾向

一種後現代的、建構主義的觀點，即不將閱聽人視為實質存在(Fiske, 1991)，認為

其只是在特定的分析論域中所產製的「論述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 (Alasuutari, 

1999; Neuendorf, 2001)。陳雪雲（2004）則指出，在閱聽人是建構的概念中，研究

是為了找尋、辨識、詮釋和建構所謂的聽眾、觀眾、讀者、網路玩家等的心路歷程

及其文化生活。 

Silverstone 認為閱聽人總是生活於不同或重疊的空間與時間，因此他認為閱聽

人研究應成為「遊牧式的」；不應將閱聽人視為預先構成的一群個體或範圍明確的

社會團體，而應從一些日常活動與論述著手，這些日常活動包含接觸傳播媒介的複

雜行為，以及其他一些共同存在與進行的活動，通常媒介行為便是由此構成（引自

盧嵐蘭，2005）。盧嵐蘭（2007）提醒我們，閱聽人研究應探討其媒介使用與日常

例行活動的關係，因為媒介使用總是和其他的日常活動有關，媒介消費不只是閱聽

人使用媒體而已，它成為一種生活形態，是閱聽人生活慣例與儀式的一部份，媒體

使用的習慣與日常活動相互滲透、交錯。今日，大部分閱聽人研究的興趣在於真實

環境（日常生活情境）之下人們的行為，例如：人們在家中如何收看電視？ 

閱聽人研究歷經若干典範的演進，其概念逐漸轉向強調閱聽個體賦予意義的能

力。筆者認為此種賦予意義的能力不僅限於文本意義的解讀與詮釋，亦指涉媒體經

驗對其每日生活的意涵。Ang (1996)在回顧閱聽人概念發展過程時便指出，接收分

析雖強調閱聽人的詮釋以及賦予意義的過程，但經常將文本─閱聽人的關係去脈絡

化，未能扣緊日常生活情境。Moores(1993)、Nightingale(1996)、盧嵐蘭（2007）亦

認為閱聽人研究應回歸每日生活作息，並關心媒介與工作、休閒和社會文化活動間

的交錯性、混同性、矛盾性和能動性。陳雪雲（2004）則建議未來研究應該從日常

生活中的媒介經驗著手，探究閱聽人如何萃取文化資源，以進行自我反思、規劃生

活進程、追求文化認同或實驗生活美學。 

本研究屬於民族誌學取向的閱聽人研究，有別於實證效果研究所重視之媒介內

容對閱聽人的影響，亦非聚焦閱聽人對特定媒介文本的解讀過程，而是將電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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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放回閱聽人的日常生活中，檢視「看電視」如何鑲嵌於閱聽人的每日生活。

本研究將盡可能揭露閱聽人具體生活的真實經驗，分析成年子女在與家中長輩一同

收視的特殊電視使用情境中，賦予何種重要的生活意涵？ 

二、家庭中的媒介消費 

（一）家庭是電視消費的重要場域 

家庭是日常消費的主要場所，也是媒介消費的重要情境，固然日常生活不只有

家庭情境，但多數強調生活脈絡的傳播研究幾乎都以家庭為分析的背景（如 Lull, 

Morley, 和 Silverstone 的研究），許多媒介內容亦是針對家庭中的閱聽人。因此，

媒介消費與家庭生活關係的密切應是毋庸置疑，本研究著眼的電視媒介亦是以家庭

為主要收視環境。盧嵐蘭（2005）指出，過去家庭成員之間主要透過共同工作而維

持互動關係，隨著當代社會中的家庭關係受到商品消費（包括媒介消費）中介的程

度日益加深，目前許多家庭是以一起看電視來做為家人間的主要休閒活動；孫曼蘋

（1998）發現都會家庭最主要的家庭休閒是一起看電視，而一起看電視的時間也較

從事其他休閒活動來的多。 

（二）電視與家庭互動 

當代閱聽人研究強調必須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如何與其特有的人際網絡

及社會關係產生連結，而媒介消費介入家庭時間，必然涉及成員間的互動形式與家

人關係。 

Silverstone(1996)認為電視被構連至居家(domestic)的文化，此為一種關係概

念，它中介公共和私人的意義，建構了人之間的互動方式，也正因為電視建構了有

意義及技術的產物，因此在家庭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家庭網絡中有血緣關係存在，

也決定使用媒介的交際環境；家庭的互動方式影響家庭成員使用媒介的方式。另一

方面，媒介影響家庭互動，現代人的家庭生活經驗中包含大量的媒介經驗，而這些

經驗則構成家庭歷史和家庭記憶的一部份（盧嵐蘭，2005）。人們將媒介作為社會

性使用，運用其促發或阻礙人際互動，因此可以藉由分析家庭成員「共視」的互動

脈絡，觀察電視如何連結家庭成員的生活。 

Morley(1986)指出閱聽人使用電視並非純粹個人行為，而是一連串互動、協商

的結果，家庭中的電視使用型態亦是家庭成員之間不斷協商的結果。孫秀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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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指出，當家人在收看電視節目或廣告時，他們並不是各自孤立的個體，而

會藉由收視過程有所互動，像是討論話題，或者是交換生活經驗。盧嵐蘭（2005）

則認為電視引導的收視情境以及提供的訊息內容都可能作為家人互動溝通的媒介。

現代家庭中成員聚在一起的時間有限，彼此容易欠缺共同話題，媒介則扮演提供話

題的角色，使家庭成員能夠對話，有助於人際溝通。除此之外，電視容易將家人聚

在一起，一起看電視可以被視為一種家庭團聚的儀式或象徵，這些儀式與象徵產生

一種家庭凝聚的意象。共同收看電視時，參與者亦共享了某些空間與時間，也許對

成年子女而言，電視所提供的話題，以及與長輩共同收視所共享的經驗與情感的交

流便是他們定義、建構其與家中長輩關係的一種形式。 

（三）電視的消費與生產 

後現代思潮強調個人的主體能動，這個趨勢亦反應在閱聽人研究領域。如 de 

Certeau(1984)主張消費的潛能主要展現於消費者對文化產物的利用、挪用與賦予意

義的過程。而其中挪用的最具代表性例子就是解讀；讀者很少完全被動接受文本的

意涵，而是去尋找他們自己的愉悅與個人的意義。他強調讀者趨近文本時，是在進

行文化盜獵(cultural poaching)。在解讀與言談之間，人們對所接觸的文本和語言形

式並非照單全收，而是不斷地去改造和挪用（陳雪雲，2004；趙偉玟、陳晏茵、陳

秉逵譯，2009；盧嵐蘭，2005）。延續此種路徑的 Fiske 則主張電視能讓不同的觀

眾「玩」，提供娛樂給人們，人們再藉由電視所提供的論述，構連入他們社會生活

的點點滴滴（引自 張錦華，1994）。本研究認為此種創造性挪用或非決定性使用

的過程，不只體現在文本解讀，更可延伸至媒體使用的型態。如本研究中的成年子

女與家中長輩一起看電視時，並非單純地「看電視」；對這些閱聽人而言，電視內

容也許是其次，藉機與長輩們談天說地、話家常、聊是非八卦，以及聆聽對方提及

的生活瑣事與對日常事物的看法等，可能才是他們媒介（電視）消費的重點。 

de Certeau 認為消費才是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場域，因為需求是經由日

常生活實踐與消費者的慾望而被定義。盧嵐蘭（2005）整理 Silverstone 所提出媒介

消費過程的六項要素：商品化、想像、挪用、對象化／客體化、收編及轉換，其中

收編是指科技與物體被使用的方式：消費者眼中的科技功能可能與原來的設計者不

同，原有的功能可能改變或消失，也就是說，媒介進入家庭，被馴化成家庭生活的

一環，在使用過程中，它們必須被編入家庭的日常習慣中。閱聽人自行定義媒介，

並將自己的時間、空間、人際、習慣等特性附加在媒介上，其中涉及媒介的挪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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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轉化，使媒體產品產生更獨特的、個人化的意義與功能。本研究企圖檢視成

年子女與長輩共同收視時，將此種電視消費安排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及產生怎樣特

殊的功能？對這些年輕的閱聽人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三、媒介消費與新孝道的實踐 

談到華人的親子關係必定涉及孝道觀念（葉光輝，1996）。中國的孝道觀是中

國不同於西方文化的特質，孝道是中國社會中極具文化意義的一種心理與行為現

象，它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由幼時的依附行為到成年後的反哺及

孝順觀，是當個人成熟到足以獨立時，得以發展重新看待與父母親關係的新可能

（劉芳玲，2008）。利翠珊（2009）指出，從庶民的眼光來看，孝道應該只是一種

善待父母的體現，在不同社會中有各自約定俗成的理論道德規範。孝道研究之所以

在當代顯現出重要的心理學價值，乃是因為傳統孝道的內涵已經改變。晚近國內對

孝道的研究亦有不少是將重點放在新、舊孝道的分類與概念釐清（如陸洛、高旭

繁、陳芬憶，2006；黃光國，2009；葉光輝，2009；楊國樞，1985 等）。葉光輝

（2009）指出，台灣由於工業化、都市化、民主化等多元因素影響，降低了「抑己

順親」與「護親榮親」等孝道觀念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而「尊親懇親」與「奉

養祭念」等孝道則較不受社會變遷相關因素影響，因而葉氏將前者稱之為「變遷孝

道」、「權威性孝道」，後者則稱為「核心孝道」、「相互性孝道」。 

楊國樞（1985）已指出，新孝道的實踐範疇由家、國限縮至家庭內、親子間的

人際關係，孝道的基礎也由父權的權威轉變為親子之間的瞭解與感情，並強調親子

間出於自律性、而非他律性的原則互相善待對方。劉芳玲（2008）認為，由新孝道

的情感性與自律性便可得知，新孝道重視親子間的關係與情感表露。葉光輝

（2009）則強調相互性孝道信念是一種主動、自願的、跨情境式的、作用力強的、

具文化普同性的規範信念。因此諸如「撥時間陪伴雙親」、「陪雙親從事休閒活

動」、「多與父/母親交談以瞭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多關懷雙親、了解雙

親」（參見黃光國，2009；葉光輝，2009）等都涵蓋在學者對新孝道的評估測量

中。筆者認為孝道的變遷可能使個人的心理行為與表達方式呈現諸多樣貌，子女可

能發展出許多不同以往的「行孝」方式，如本研究著眼的與長輩一同看電視，與葉

光輝所提出的相互性孝道的內容與定義似乎相當吻合。本研究關切的是，子女的孝

道概念如何藉由他們與長輩共同收看電視的消費行為而得以呈現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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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研究 

有關家庭中電視消費的研究，許多著眼於看電視對兒童、青少年發展的負面影

響（如 Jackson et al, 2008; Kirkorian et al, 2009）以及對家庭互動的負面影響（如

Kirkorian et al, 2009; Tucker, 2007; 陳思樺，2004）。這些研究指出，家中電視的存

在會降低親子互動的質與量。而媒體識讀概念在公民社會興起後，更多學者專注在

父母應如何積極應付、中介、改善孩子看電視所帶來的問題(Gorin et al, 2006; 

Jennings & Walker, 2009; Paavonen et al, 2009; van Zutphen et al, 2007)。 

除上述有關電視對家庭影響的實證性效果研究，孫曼蘋（1997）運用多重方法

來探索有線電視如何融入青少年的家庭生活。問卷調查結果並無明顯指出電視的使

用是否有助或有害於家庭關係，但訪談結果卻顯示出，有線電視的出現無形中提供

了家人共聚一堂的情境，促成了家庭中心的電視文化，也產生親子間對於收看電視

的相互協定機制。晚近親子共視受到關注，固然研究仍難免聚焦於電視對兒童的負

面效應，但蘇順輝（2010）使用質性研究多重方法（參與觀察、訪談、記錄報

告），指出家長看待電視功能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共同收視模式。洪琳珺

（2007）也探討親子共視互動過程，認為共視會增加親子親密度與親子默契。雖然

也有學者認為科技（包括電視）使人際疏離，奪去人們培養親密關係的時間

(Tucker, 2007)，然而蕭斯豊（2007）分析使用電視與網際網路的情境，指出閱聽人

觀看／使用行為有著不同的目的；電視的互動對象是家人，網際網路則是與非家人

互動的主要媒介。 

Kubey(2000)總結認為，媒體科技既讓家人聚在一起，也將他們分開；有時家

人因電視而聚在一起，有時則因看什麼節目、頻道而爭執分開。然而越喜歡和家人

共度時光的那些人，也花越多時間和家人一起看電視，足見電視在家庭互動中的重

要性。電視究竟在家庭中扮演何種角色，需要更多取向、更多面向、以及更多元收

視主體的思考，方能有更清晰的瞭解。如 Kim(2006)以紮根理論的方法檢視電視在

韓國夫妻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瞭解電視如何融入不同階級位置女性的每日生活，以

及電視如何在家中不同的區域介入家庭生活。研究結果支持電視被用做一種社會資

源來促發已婚夫婦間的良好互動，這樣的結果與盧嵐蘭(2005)指出媒介消費也可能

被當成解決家庭問題的一種手段之論點不謀而合。李坤錫（2008） 透過參與式觀

察與深入訪談以瞭解偏鄉地區、中低社會階層外籍配偶家庭收看電視的互動情況，

發現由於社會資源與經濟落差，偏鄉地區的居民很缺乏立即接近性的娛樂，因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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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成為日常生活最簡單、廉價的休閒活動。對外籍配偶而言，看電視可以增進她

們的語言、文化、生活學習能力。透過看電視的家庭活動，也可以增進親子關係、

打破婆媳之間的藩籬，有助於家庭的和諧與溝通。同時，閱聽人的性別認同與個人

特質會投射在看電視的態度與行為上。由此看來，看電視與閱聽人的日常生活鑲

嵌，更與他們的主體認同、人際關係與社會實踐息息相關。 

站在家長立場來看待親子共視的日常生活經驗，將晚輩視為需要接受監控，而

家長扮演需要適時介入導正的角色，且以家長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已相當多，而雖然

過去相關研究已發現電視可以催化家人間的互動，收視者期許收看電視來獲取增加

與家人互動，但卻欠缺更細緻的、更有層次的探討。本研究轉向成年子女自發性地

與父母（或其他長輩）共同收看電視的媒介使用行為，探究這些已經脫離父母對其

看電視控管與介入的晚輩，為何及如何與長輩共視，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這個

新的「親子共視」的電視文化型態。 

參、研究方法 

Morley(1992)認為，深度訪談法是閱聽人研究中一個值得參考採用的方法，而

且大部分的學者也將深度訪談視為一種對話及社會行動，它的目的在於取得正確的

資訊，或瞭解訪談對象對其真實世界的看法、態度與感受（齊力、林本炫，

2005）；為求得到研究對象的論述與背景，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以瞭解成年子女

如何與長輩共同觀看電視。 

深度訪談優點在於結構與彈性的結合，針對研究問題尋找特定的、有代表性

的、具有意義的受訪者，經研究者與之做深入、較長時間的問答式討論及雙方互

動，並在訪談過程中試圖創造出新想法的特點，以獲得對研究論題較周全的瞭解

（藍毓仁譯，2008）。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的訪談方式，誘發受訪者在訪談互動過

程中，重建個人家庭生活的規律、排程，以及電視在其家庭中所引發的生活經驗，

企圖從深度訪談中獲得深入而完整的資料，窺探成年子女如何建構與長輩共同收看

電視的情境與觀看方式，而此種媒介使用如何鑲嵌其日常生活，產生何種特殊意

涵。 

進行本研究的動機是受到研究者自身過去與家人共同收看電視的經驗，以及幾

位修習「閱聽人研究」課程之研究生經驗分享所啟發。過去研究者時常陪伴年邁的

祖母看電視，而陪伴祖母看電視的類型與時段，與外宿單獨收看時可謂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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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課的研究生們亦表達雷同的經驗，因此有了進行此研究的發想。於是在這些研

究生的人際網絡中（室友、過去同窗、好友、親戚等），尋找適當的受訪人選。由

於本研究所關切的並非過於特殊的媒介行為，而是為人子女經常從事的活動---與父

母一同看電視，因此對受訪者並未設定太嚴苛的篩選條件，僅詢問是否會與家人

（長輩）一起看電視。在人際網絡中尋找受訪者亦有另一個優勢，即訪問者與受訪

者為舊識，較無戒心而願意侃侃而談，訪問者對受訪者的家中背景，亦並非完全無

知，因而更能呈現清晰精確的訪談紀錄。 

而在本研究中的受訪者皆為未婚，由於已婚者不論性別，其與父母同住與否的

居住安排較之未婚者複雜許多，本研究因此並未將之納入，僅探討未婚成年子女與

家中長輩共視的意涵。 

在思索可能影響子女如何與長輩共視因素的過程中，研究者預想若干可能性，

並藉以擬定訪談的問題範疇，亦即取得受訪者家庭中的若干背景，諸如其家庭組成

結構、家中電視機數目及擺設位置、家人的作息、看電視的規律、平時與家中長輩

相處模式、相處時間長短與頻率（包括住在家裡或是租屋外宿），與長輩經常共同

從事的家庭活動型態與頻率等。接著詢問與長輩共同觀看電視的經驗，例如什麼時

候、什麼場合、與哪位長輩，共同收看何種類型電視節目，而收看電視的同時又在

從事何種活動或家務，進而勾勒出家庭收視行為與家庭生活的關係。 

本研究以面訪、電訪為主，而所有訪談皆有全程錄音，以便逐字稿的製作，每

位受訪者訪談時間平均花費 1 至 2 個小時；研究者在訪談之前，對受訪者的若干家

庭背景已進行相當程度的認識，有助於進行對受訪者的「厚描」 (thick 

description)，受訪者也能更為自在地闡述其收看電視的家庭生活情形。本研究在資

料蒐集的同時，便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檢視受訪者與長輩共視的主觀經驗與實踐

意義，以瞭解其詮釋的範疇，而待所收集之訪談資料已不再出現新的範疇，方終止

尋求受訪者，並針對以獲得資料進一步分析以得到具普同性的結論。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 2010 年 7 月間進行，共訪談了八名未婚子女，藉著深度訪談來深入

探索這些家中晚輩如何與長輩一起看電視，而家庭組成結構、親子關係、家人作

息、平日相處模式等如何和不同的收視經驗與收視意義交互作用、相互證成，將在

以下一一呈現。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留在家中的時間長短、與長輩相處時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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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之主客觀認定似乎對晚輩與長輩的共視型態與意涵，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自承

陪伴父母親時間少者，幾乎都是目前不住在家中，即因求學而在外租屋生活的學

生。本研究在訪談之前，並未刻意以此作為篩選、分類受訪者的標準。以下描繪受

訪者的家庭狀況與成員、看電視的規律與長輩一起看電視的經驗等。 

第一位受訪者是 26 歲的 April，女性，身分為外宿的研究生，大約兩個禮拜回

家一次，家庭成員有父母與弟弟。受訪者表達與父親關係距離較為親近；家中僅有

一台電視，擺設在客廳，家中有裝設網路，但外宿時並沒有裝設電視。因受父母影

響，一家人最常一起收看的是電影台，受訪者常陪伴母親收看的是新聞性節目（如

《文茜的世界週報》）與電影，而陪伴父親則是收看新聞、電影及運動節目。April

在訪談過程中表示，高中時喜歡自己關在房間裡面，對於國、高中叛逆期的問題對

家人感到愧疚。 

第二位受訪者是 24 歲的 JP，女性，也是外宿的研究生，平均一個月回家一至

二次，高中時在外縣市讀書，有一學期外宿過，但真正離家外宿是念大學以後。家

裡有兩台電視，沒有裝設網路，家中只有受訪者與媽媽（單親家庭），姊姊已出嫁

離家。在家的時間，通常晚上 7 點到 11 點在家裡客廳陪媽媽看大陸劇、韓劇、

《新聞哇哇哇》等談話性節目。 

Brice 是 20 歲的男性，身分為外宿的大學生，從小到大都在家附近念書，直到

上大學才離家外宿，大約一個禮拜回家一次；家中共有四台電視，自己房間就有一

台電視，也有裝設網路；家裡成員組成共有爸爸、媽媽、姐姐共四人，會一起看的

電視節目是料理和新聞節目。受訪者自認與媽媽關係較密切，收視內容偏好也相

近，跟媽媽比較有話題可聊。也由於媽媽經常使用的運動器材放在受訪者房間，使

得受訪者習慣在媽媽做運動時陪她看電視，通常一起看偶像劇、連續劇（八點

檔）、居家 DIY 類型節目，而陪爸爸看電視則是吃飯時，在餐廳一起看新聞台與

財經台。 

另一位外宿的受訪者是 26 歲的小史，男性，研究生，平均一個月回家一至二

次，家中有兩台電視，一台在客廳，一台在主臥室，也有裝設網路。家中只有他與

媽媽（單親家庭），媽媽主要是看鄉土劇（《夜市人生》、《娘家》、《天下父母

心》…）及歌唱類的綜藝節目（如《超級星光大道》、《金曲超級星》），還有一

些電影和公視的節目。 

住在家中的受訪者也有四位，首先是 27 歲的企鵝，女性，身為住家裡的上班

族，家中僅有一台電視，擺設在客廳，家中亦有裝設網路。家庭成員有媽媽與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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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一家人會一同收看的是新聞、電影台和旅遊節目，以及一些卡通。

有時出現爭電視的情形，受訪者會到網路去收看或是離開客廳，亦有媽媽退讓的情

形。受訪者提及與母親的生活有許多交集，也會陪同媽媽從事其他休閒活動（逛百

貨公司、走操場運動…）。 

其次是 27 歲的 Melody，女性，上班族，受訪者從國小至大學都是在台北念

書，沒有離家外宿過；家裡有四台電視，也有網路；家庭成員有爺爺、奶奶、二

伯、爸爸、媽媽等六人；由於爺爺、奶奶大多時間都在看電視，受訪者會在晚間選

擇到樓下客廳，陪爺爺、奶奶看《夜市人生》、《天下父母心》、《綜藝大集合》

等節目，比較珍惜與爺爺、奶奶相處的時間，但不會陪伴其他家人看電視。 

Eunice 是 19 歲的女性，是通勤的大學生，受訪者表示忙於社團與課業，回到

家的時間通常是爸媽準備就寢的時間，所以與家人一起看電視的時間都在假日午、

晚餐時間或者是晚餐過後。家中有兩台電視機，分別放置在客廳和主臥房，家裡成

員有爸爸、媽媽、兩個姐姐共五人。多在客廳共視，不太「陪」父母看電視，遇到

爭搶電視的狀況時，會先讓看不到重播的人看，受訪者也會在網路上看電視節目。 

最後一位受訪者是 24 歲的鈺婷，女性，住家裡待業中，家裡有一台電視，也

有網路。家庭成員共有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弟妹沒有住家裡）等五人，媽媽

主要收看韓劇、新聞節目，爸爸則是看球賽與動物頻道。受訪者提及會與父母一起

去打高爾夫、參加志工活動，也幫忙家裡的盆栽買賣工作，陪伴父母看電視通常是

心血來潮才會做的事。 

初步分析得知，不論外宿或通勤，受訪者與家人（長輩）多有共同收視的情

形，並且認為一起看電視是一種和家人互動的方式，共視的時間則多為用餐（午、

晚）之時及晚餐之後，如果是要陪伴某位家人，則配合其回家時間（有時甚至是深

夜）。其實國人「吃飯配電視」的情形普遍，而共同收視時間更是和用餐密不可

分，每一家庭客廳中都必定擺設有電視，家人一起看電視的場所也多為客廳，多數

受訪者家中長輩亦是以看電視作為主要休閒活動之一。 

受訪者家中也多有上網設備，而網路並非裝設在客廳或家庭共同活動的空間。

若以收看電視節目而言，受訪者仍是以電視為主、網路為輔，只在錯過節目或因家

中有其他人看電視而無法收視時，會選擇在網路上收看。由此看來，電視在家中較

屬於可以共享的媒體，並被安置在家中成員共享的空間（客廳）；網路則屬於獨享

的媒體，多設置在房間等較為個人私密的空間。 

受訪者與父親共同收看的文類多為新聞、運動頻道，母親則多以戲劇節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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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檔、鄉土劇、偶像劇、韓劇）。閱聽人與長輩一起看電視多有固定時間、場

域與文類，而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媒介消費。本研究並發現成年子女有「陪伴」長輩

看電視的動機與行為，在外宿的子女中尤其看出其特殊的模式(稍後有詳盡的分

析)。 

共視亦反映家庭成員間的親疏關係，與家人關係不好的家庭成員，似乎不會留

在客廳與其他成員一同觀看電視，如受訪者 April 坦言她在國、高中時期與家人關

係不好，喜歡關在自己房間裡，很少和家人一起看電視；受訪者 JP 和 Brice 則表示

自己的姊姊與家人關係疏離，所以不會與家人共視。而受訪者選擇與特定長輩一同

觀看電視的情況（對象、時間、地點、情境），亦可看出與這位（些）親人的親密

程度。如受訪者 Melody 會在晚間到樓下客廳去陪伴爺爺奶奶收看老人家喜歡看的

電視節目，原因是由於小時候由爺爺奶奶帶大，關係親近，而老人家年事已高，想

多陪陪他們。研究者本人過去亦是基於類似的心態，而常在祖母房間裡陪她老人家

看自己平常並不收看的八點檔鄉土劇。受訪者 Brice 指出和媽媽親近，因此共視時

並非如一般情形是在客廳或餐廳，而是趁媽媽在兒子房間裡的運動器材上運動時，

陪媽媽看電視。另外自認與家人關係密切的 April 則指出，因為和爸爸比較相像

（「比較像讀書人，媽媽就不太像」），距離比較接近，所以當父母親看電視有爭

執時，會比較偏向爸爸，因為兩人想看的比較接近。由於人們將媒介作為社會性使

用(Lull, 1990; Morley, 1986)，將它們當作促成或阻礙人際互動的工具，因此不同的

家庭互動型態便自然影響其中成員使用媒介的方式，在本研究亦得到諸多例證。 

本研究整理出以下重要研究發現︰ 

一、共視是便捷、家常的互動方式 

對成年子女而言，與長輩共同收看電視是不費力、平常的「陪伴」方式，而就

是這種不麻煩、不費事、不造成太大困擾的形式，讓子女樂於選擇用來陪伴長輩。 

 

「…在家裡的電視，本來就是個半開放的空間，那你可以想過來看就來

看，不想看就離開，它沒有什麼強制性，相對來說沒有比旅遊更容易增近

關係…不過電視是家常的娛樂，假如是以長期的來說，我想電視在增進家

人關係還是有功效的。」（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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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說看電視就很平常吧，因為電視就很普通，就不用決定，你想看

就看，不看就去做自己的事。」（企鵝） 

 

「很多時候，不是為了要看電視而看電視，只是為了有話題，或是一起做

某件事情，而且那件事情是不會引起太大的衝突點的事情，但是又可以讓

彼此有交流」(JP) 

 

對子女來說，和長輩一起看電視是再平常不過的互動方式；不必刻意安排，隨

性、不必準備、不必出門、進行門檻低，隨時可進行，也隨時可停止，方便、沒有

壓力，不會勞神傷財。正如同受訪者 April 說的：「因為我覺得你不能太勉強，太

勉強自己就是代表你並不是真的想這麼做（陪伴父母）啊…。」。因此選擇和長輩

共視是自然、方便、稀鬆平常、生活化的陪伴方式。 

二、共視提供促進互動的情境與「安全話題」 

正如幾位受訪者強調，「電視這個東西改變了客廳的意義，因為電視開著有聲

音，有談話聲人就比較容易聚集過去…。比如一個人想看電視，他去看了，另一個

人就跟著去看，其他人都去陪他看，我想是電視所附帶的意義比較重要。」(April)

家裡的電視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既不是一個硬梆梆、冷冰冰的無生命體，它能說

會唱，最重要的，它能把家人聚集起來，它所提供的情境能促進家庭成員間的互

動，讓人們放鬆戒備，打開話匣子，使得家人間的相處變得容易。有趣的是很多時

候「共視」的人並沒有在看電視，而是自顧自地說著話、聊著天，然而電視亦在他

們身邊說著、唱著，卻也沒有被關掉，就好像它是家中一員，也和所有人一同說著

話、聊著天。 

 

「陪媽媽一起看電視時相處起來會比較容易，因為平常也比較少共同的話

題，就算跟她說課業上的事情，她可能也不懂，說了可能還會被問，你什

麼時候可以畢業，感覺討論了很麻煩，會被一直問怎麼沒男朋友…。如果

我媽跟我說她看了什麼節目，但是我人在嘉義（學校）的話，我會為了要

跟她聊天有話題，會看那個電視劇。」(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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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電視讓家人較容易相處），比如說我弟弟啊，我們會就劇情來討

論，就會有共同的話題，了解到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媽看旅遊節目，看

到好吃的就會說，改天我們來去吃，有好玩的改天我們來去玩之類的。」

（企鵝） 

 

「我們會聊天啊，看電視的時候主要都是在聊發生什麼事情啊，偶爾會聊

一下新聞內容吧，或是問一下我媽最近都在看什麼節目，因為我回家時間

很短，就不知道我媽最近都在看什麼。」（小史） 

 

「我想要增進和家人的感情（所以和家人一起看電視）…，（看電視時）

幫助我們更有話題聊，像學校發生的事情，爸爸媽媽也會和我們分享他們

遇到的事情…也會聊劇情，這樣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電視劇。」(Eunice) 

 

「像我在家我媽會看台語的歌唱節目，民視的那種，我平常不會去看，而

且我媽有時候會跟著參賽者一起唱歌，你就會覺得跟家人看電視是一件很

高興的事。」(April) 

 

電視的內容（新聞、戲劇、綜藝…）提供話題；吃的、玩的、社會上發生的

事、戲劇中的情節發展、歌唱節目、運動賽事等都給家庭成員提供了調劑、放鬆、

娛樂的素材，而這些內容及收視的氛圍經常是事不關己的，或對自身較無威脅性

的。對子女而言，與長輩聊電視的內容似乎是一種較為「安全」的互動，可以免於

不想談、尷尬、不自在的話題。而從訪談過程中亦可看出，電視提供子女們得知父

母的想法及生活近況的一個相對容易、間接、自然的管道。 

多位受訪者提及，許多時候，電視只是開著，重點不是電視上在演什麼，而是

電視在播放的時候，所有的家人坐在客廳的那個意義，因為若不是電視開著，家人

很難聚集在客廳，因此電視所提供給家庭的溝通互動環境不容忽視亦無可取代。 

三、「共視」鑲嵌家庭關係及家庭生活 

在初步分析中已揭示，家人共視情境可以反映成員間的關係。關係疏離者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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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很少與家人共視，關係越親密則共視的時間越長、越頻繁，共視的場所亦越可能

從家中較為公開的空間（客廳）移到較為私密的空間（個人房間）；因此共視型態

可以看出家庭關係品質。 

此外，Silverstone 認為閱聽人總是生活於不同或重疊的空間與時間，因此他認

為閱聽人研究應成為「遊牧式的」；不應將閱聽人視為預先構成的一群個體或範圍

明確的社會團體，而應從一些日常活動與論述著手，這些日常活動包含接觸傳播媒

介的複雜行為，以及其他一些共同存在與進行的活動，通常媒介行為便是由此而構

成（引自盧嵐蘭，2005）。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何時、與何人一起、看什麼電視節

目等與家人生活作息、工作、休閒的安排息息相關。 

 

「平時的話，我爸是家庭主夫，陪我爸大部分都在看新聞、財經台等談話

性節目…。大部分都是在吃飯的時候（在餐廳），他在看我就跟著他一起

看…。我陪我媽大部分都在看偶像劇、連續劇、八點檔等，差不多都下

午，因為我媽從上班回來都是下午以後，差不多四、五點左右，或者是八

點多，然後就在她做運動器材的時候（在我房間），我陪她一起看。」

(Brice) 

 

「有時候星期四、五回去，我媽教完課大概十一點回到家，她會看文茜的

世界周報，我會跟她一起看，其他的話我們會看電影台…。從小就是這樣

子（一起看電影台），看的節目類型就會有重疊到，我也會受我弟的影響

去看職棒的比賽。」(April) 

 

「如果我有事要問我弟的話，我就會故意留在客廳看電視，等廣告再問

他…。因為我弟，他的作息跟我完全不同，像媽媽啊，吃晚餐的時間就會

回來了，睡前的時候也可以跟她聊，扣除上班時間之外，可以有時間常相

處在一起。」（企鵝） 

 

「（陪爺爺、奶奶看電視）大多八點啊（看八點檔鄉土劇）！因為我們家

有兩層樓，我跟爸、媽、貓咪一起住樓上，爺爺、奶奶、二伯住樓下，所

以我都會到樓下客廳陪他們一起看電視呀！」(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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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發現可以看出，一起看電視似乎很自然地、不著痕跡地被編入閱聽人的

每日生活中，緊密地與日常生活的活動時程串聯。共視是每日活動排程的一環，與

其他活動共同構成一日的生活例行公事。從訪談中亦可看出成年子女與長輩一起看

電視，大多是子女本身及其長輩（以及其他家人）的工作、休閒和社會文化活動間

交錯、配合、調適的結果。 

共視的內容更勾連出其他家庭生活層面；盧嵐蘭(2005)指出電視引導的收視情

境以及提供的訊息內容都可能作為家人互動溝通的媒介。本研究的訪談過程發現，

看電視為家人牽引出日常生活中各種其他活動； 

 

「跟我爸的話（一起看釣魚節目），就會討論說比如這個魚好不好吃啊，

或是討論釣竿啊，比如說這個魚不大隻怎麼會釣竿那麼彎，或是討論魚餌

啊，比如說鮪魚就要用丁香魚啊，或者是釣線啊，比如說釣線會到三、四

公里長之類的。」（鈺婷） 

 

「我爸會說，你看這波股市漲成這樣，下次應該就要買這樣股票，那個股

票跌成這樣，未來可能那個股票就不要再投資，會給我一個方向…。跟我

媽的話，我們都蠻喜歡偶像劇的，就很有話聊，像男女主角、劇情內容

啊，就覺得很有趣。」(Brice) 

 

「我媽看旅遊節目，看到好吃的就會說，改天我們來去吃，有好玩的改天

我們來去玩之類的…，看電視就是會有很多有的沒的…。」（企鵝） 

 

盧嵐蘭（2007）提醒我們，閱聽人研究應探討其媒介使用和日常例行活動的關

係，因為媒介使用總是和其他的日常活動有關。媒介消費是不只是閱聽人使用媒介

而已，它成為一種生活形態，是閱聽人生活慣例與儀式的一部份，媒體使用的習慣

與日常活動相互滲透、交錯。電視提供的內容和家庭生活的食、衣、住、行、育、

樂的方方面面都有勾連。從幾位受訪者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出電視與他們生活的

密切程度。 

而對家中長輩而言，電視亦常成為傳達他們心聲或教誨、勸導晚輩的工具。本

研究發現多數長輩會藉著共視，以節目內容來勸誡他們的子女。劉芳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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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縱使時空的轉變及生活的改變，父母和孩子仍透過生命全程而產生連結，並藉

由父母傳遞給子女社會價值和態度。東方文化中，父母子女之間的牽絆與關係遠較

西方社會複雜、緊密，長輩對晚輩的影響乃至權力施展，似乎都較西方社會來得巨

大而深遠。 

 

「比如說一些社會事件啊，我媽就會說女生不要一個人在外面逗留啊，或

是情殺案的話，我媽就會說男朋友要慎選啊，畢竟女生是比較吃虧的那一

方。」（鈺婷） 

 

「每次看到男主角被女主角拋棄的時候，我媽就會告誡我說：兒子啊，你

就知道以後交女朋友啊，切記要挑選好的、對的人，不然到時候被拋棄，

痛苦的是你自己啊…她每次都會這樣對我說。」（Brice） 

 

「我媽會藉機暗示，比如說像大愛台，我弟不想看，我媽就會叫他看啊，

比如藉由這個戲劇叫他早一點回來，或是那些劇情講出我媽的心聲啊，或

是別人的女兒很早就要嫁了啊，意有所指之類的吧，有講出她心聲的內

容，她就會叫我們去看。」（企鵝） 

 

「前陣子新聞台播很多溺水的意外，我爸就會問有沒有跑去溪邊玩水，不

要啊，很危險之類的，表面上我會覺得煩，因為都幾歲了還在叮寧這些，

但當下我還是會聽進去。」（小史） 

 

「像看大愛劇場，有些家中小孩很乖的那種，媽媽都會說要學習人家，或

是家裡很窮，他們的小孩會很節儉，也要我們學習；遇到這種狀況，我會

不願多作解釋，就順著他們就好了，否則他們又會念一堆。」(Eunice) 

四、外宿子女以共視作為「盡孝」的戰略（tactic） 

過去黃堅厚(1982)曾對千位青少年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人認為今日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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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孝或孝道仍是人們常生活中重要的價值或德行。孝道觀念深植於我們的歷史與

文化中，然而經過時空的遞變，傳統孝道倫理觀念與內涵已經改變（楊國樞，黃光

國，1991）。對現代子女而言，在「陪伴雙親」、「陪伴雙親從事休閒活動」的新

孝道（葉光輝，2009）實踐中，看電視毋寧是一個便捷省時省力的選擇。尤其在繁

忙的現代社會中，盡孝道的方式似乎也開始傾向圖「便利」與「效率」；尤其當作

子女的隨侍在側、陪伴父母的時間有限（如子女因求學而離家在外），那麼，陪伴

父母看電視就成了這些年輕人對長輩表達孝心、關懷、陪伴最方便、最唾手可得的

選擇。本研究發現，外宿與通勤的子女對「與長輩共視」有著不同的行為模式與意

義賦予。在本研究中幾位外宿的受訪者都表達因為不能長伴親人左右，因此會刻

意、特地、有意識地陪伴長輩一起看電視。 

 

「我覺得感覺比較像是，出來念書之後會體會到跟家人並不能時時刻刻都

相處在一起，重視到自己跟家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有這方面的改變（陪父

母看電視）…。你知道，一個人看電視很無聊，所以同樣地我會覺得你不

能人在家裡的時候，你讓你的父母一個人在那邊看電視…你會覺得過意不

去。」(April) 

 

「就是會覺得你一定要去做這件事（陪父母看電視）。」(April) 

 

「現在會陪媽媽看電視，以前不會…(研究者問：是什麼點讓你開始想陪

媽媽看電視？)…因為在外地求學，不像以前可以常常都待在家裡，而且

每次回家可能都只有星期五、六、日，三天而已，有的時候又會跟同學出

去玩，就會覺得應該多用一些時間陪家人。」(JP) 

 

「因為以前高中都住家裡，爸媽每天都在身旁，不知不覺習慣了他們的存

在感，也視為理所當然，可是上了大學之後，回家的次數少了，且經歷了

奶奶的過世，才發現家人遲早有一天會比我早離開，而我卻一點也不珍

惜，於是才開始陪家人看電視。」(B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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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不常回家，所以回去的時候就會盡量找時間跟我媽聊天啊、陪我

媽看電視。看電視的時候會聊最近發生什麼事，比如說我發生什麼事，我

媽最近在幹麻之類的。」（小史） 

 

除了外宿的子女會「利用」電視來陪伴長輩之外，本研究發現亦有住在家中的

上班族會刻意陪伴祖父母看電視，只因她小時候是由爺爺奶奶帶大，例如： 

 

「因為爺爺奶奶年紀大啦，想多陪陪他們。因為他們大多時間都在看電視

啊，平常我也比較沒時間陪他們，所以會選擇陪他們做他們喜歡的事…會

陪他們看八點檔鄉土劇…。」(Melody) 

 

由此看來，不住家裡的晚輩在自覺無法長伴長輩左右，而對於這樣的情形感到

虧欠，因此會把握回家的時間，爭取與長輩相處，企圖彌補平常無法隨侍在側的愧

疚，於是便以與長輩「共視」來表達自己的心意，以實踐自己的「孝行」。這些子

女明顯地呈現出與住在家中子女不同的共視模式。首先，外宿的子女會陪伴長輩收

看自己很少或不喜歡看的電視節目，因為既然是陪伴長輩看電視，便不需計較，就

讓他們選擇喜歡看的內容。本研究的受訪者 JP 甚至表達會在外宿的住處收看媽媽

平日看的電視節目，以便能夠在與媽媽講電話的時候，有話題可以聊天。足證外宿

的子女在「看電視」這件事情上花費更多心思來「陪伴」、「取悅」長輩，更以一

同看電視來作為陪伴長輩、瞭解長輩的行孝方式。對這些子女而言，看電視並不重

要，而是陪伴這個行動方能產生意義。由以下訪談亦可看出： 

 

「會一起看，但是有時我會覺得很無聊，就會打開筆電，坐在旁邊弄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她在看節目，就會邊跟我講話。不然就是可能我會租小

說回家，坐在旁邊看，那如果她想跟我講話的時候就跟我講話。」(JP) 

 

「但是父母看的節目…，並不是這麼感興趣，這時候我就覺得陪伴的意義

大於看電視有什麼目的性，舉例來說，我跟我弟台語都很破，看台語節目

我們都不太懂，或是看日文的節目，但是你會知道說，就算你在他旁邊做

其他事情，你在他們旁邊的意義對他們來說就是不一樣。」(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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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勤子女與家人的「共視」模式---協商的結果 

本研究中住在家裡的受訪者，似乎不像外宿者那樣重視與長輩共視這件事，他

們並不會刻意或有目的性地、有意識地「陪伴」長輩看電視。他們表達如果在客廳

共視，那是因為自己也想看那個節目，如果想看的節目和家人不同，就會去另一台

電視收看，或是離開去做自己的事。受訪者 Eunice、鈺婷、企鵝、Melody 都是這

樣的情形。外宿的 JP 則表示在青少年時期會和媽媽一起看電視，但並不是陪伴媽

媽，是剛好都想看。而離家外宿之後，現在會陪媽媽一起看電視。 

住在家裡的子女不必特意「陪伴」長輩看電視，多半是因為自認與父母親已經

有許多其他共同從事的活動，或是足夠的相處時間，因而不需要以「共視」來遂行

其陪伴父母的義務與孝行。這點由以下例子可以看出： 

 

「之前有一陣子禮拜天會（陪媽媽）去成大運動走操場，現在我就會比較

懶，因為很熱，運動裡面我很討厭走操場，因為我會覺得很無聊，但有時

候我沒有要去喔，但我還是會載她去，我先去別的地方，等時間到了，我

再去接她，你看我很孝順吧。」（企鵝） 

  

「不會（陪媽媽看電視），可能一方面她看的節目可能是我不會想看的，

二來我的工作環境跟媽媽其實是一樣的，只是她在店舖，我在工廠，生活

上的交集很多，除了看電視之外，比如睡前、下班回來，都可以講話。」

（企鵝） 

 

「我平常會陪媽媽一起煮飯，跟我爸就會從事戶外活動，像是打高爾夫

啊，或者是跑社區活動（社區營造），如果是和爸媽一起的話，就是做志

工活動啊…。陪家裡人看電視，要心血來潮的時候…。」（鈺婷） 

 

除了不會刻意陪伴父母親看電視，住在家裡的子女也比較不像通勤子女那樣願

意犧牲自己對電視節目的喜好，而陪伴長輩收看自己不喜歡看的節目。通勤子女多

表示（鈺婷、Eunice、企鵝、Melody）在家裡會有爭搶電視看的情形，而解決的方

案不外是讓看不到重播的那一方先看，或是等廣告時切換頻道，再者就是由佔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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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太久的一方讓步。住在家中的子女基本上不太會「陪」父母看電視，有時反而是

父母親較為遷就晚輩。通勤者表示有時和長輩爭電視看，此時他們便會和長輩「拗

拗看」，而非犧牲自己來成全長輩。Morley(1986)指出在家庭中收看電視，是屬於

社會性的使用，是一連串互動、協商的結果。由本研究中的通勤子女與其長輩收視

的情形可以看出，不同家庭雖有不同的使用模式，但都是經過討論、協商（甚至衝

突）而發展出的一個公平合理（如看太久的一方讓步）、實事求是（如廣告時換

台、讓看不到重播的一方先看）的電視共享模式，為求能吻合所有人需求，而不至

於傷了某一方的感情或權益。 

伍、結論與討論 

「三不五時，愛要及時」這句廣告標語首次出現在全球人壽 2005 年所發起的

關懷父母運動當中，並連續獲得廣告流行語的「永恆金句」殊榮（曾鈺庭，

2009），該企業連續五年邀請知名藝人天心擔任孝順大使並拍攝年度公益廣告，呼

籲並提醒為人子女者，別忘了多花一點時間關心自己的父母，不管「有事沒事」，

記得要對爸媽多一些及時的照顧與關懷(劉靖姍，2009)。這句廣告詞顯然獲得多數

人的認同與共鳴，反映出我們文化中為人子女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的遺憾與恐懼，以及「盡孝」、「行孝」的普世價值。 

孝道做為華人最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及華人首要的生活德性，更在華人社會中隨

家庭化歷程泛化至其他生活範疇，其作用效果更遍及各種不同面向的社會心理與行

為。因此，在華人的日常生活與心理行為中，與孝道相關的議題皆具有特殊的研究

價值（葉光輝，2009）。然而，孝道是一項「因地制宜」（不同社會）、「因時制

宜」（社會變遷）的社會共識（利翠珊，2009），凸顯了孝道在日常生活運作與學

術研究概念意涵上的複雜性，簡單地說，就是「孝道是什麼？」、「怎麼做才是盡

孝、行孝？」 

過去學者對子女婚後與長輩同住或住得近，對親子關係的正、負向影響的研究

結果並無定論（參見利翠珊、卓馨怡，2008）。本研究並不欲如心理學者以量化方

法量度各種因素與人們孝道實踐、孝道責任、孝道焦慮等之間的關係，亦無意於孝

道意涵與分類的論辯，然而研究者在探索未婚子女如何與其長輩（多為父母）共同

收看電視時，發現了一些子女特殊的盡孝方式。 

雖然與老人休閒生活相關的研究都呼籲家屬要多鼓勵老人走出戶外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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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穎，2008；盧尉安，2008），但一個分析比較現今老人（2003 年時年滿 65

歲）與過去老人（1989 年時年滿 65 歲）之休閒參與有何異同的研究指出，現今老

人的休閒參與量低於過去老人，尤其是社交型和運動健身型活動的減少。而現今女

性老人在看電視或聽收音機、下棋或打牌等靜態活動的比例則較過去女性老人來的

高（林冠穎，2008）。據此，看電視對國內老人而言，其重要性似乎有提高的跡

象。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亦察覺到，對多數受訪者的父母親而言，縱使不是以收看

電視作為主要休閒活動，看電視仍是他們最常從事、佔據日常生活重要地位的社會

行動。 

盧羿廷(2004)指出家庭功能式微與孝道體現方式轉變的事實，讓嬰兒潮世代婦

女對於子女的親情需求大過於經濟依賴。這些婦女比起上一代有較高的生活水準和

受教育機會，不同於農業社會婦女居於弱勢依賴形象，而具獨立自主特質。本研究

受訪者的雙親大致屬於台灣戰後嬰兒潮（1946~1964 年出生，年齡約為五、六十

歲），對嬰兒潮世代父母而言，子女的陪伴、關懷問候、理解尊重似乎才是他們希

望得到的。 

本研究的受訪者多為二十多歲、尚在學或初入社會的年輕子女，亦皆未婚，多

數似乎尚未開始擔負奉養父母的經濟責任，然而這並不表示這些子女未曾思及如何

對父母「盡孝」。本研究發現外宿的年輕子女會刻意、有意識地陪伴長輩看電視，

他們通常並不計較看的是什麼節目內容，或者是不是自己平日裡會收看或喜歡看的

節目，甚至有受訪者即使在外宿的住處，也會為了和母親有話題聊而選擇自己原本

不會收視，但母親在看的電視節目。由此看來，不住家裡的未婚子女將「與長輩共

視」視為一個陪伴父母、瞭解父母、關懷父母的具體行動，這些都與國內心理學者

所發展的孝道量表中的「尊親懇親」概念（楊國樞、葉光輝、黃囇莉，1989；葉光

輝，2009）不謀而合。 

電視相較於其他媒體而言，是一種家庭媒介，其與家庭日常生活關係密切；電

視在無形中提供家人互動的情境及溝通的話題。外宿子女因為與雙親的相處互動時

間少，必須把握有限的返家時間來陪伴父母、承歡膝下，因此戰略性地運用與父母

親一起看電視的行動來展現其孝心與孝行。本研究中發現年輕子女以與父母一起看

電視作為一種陪伴父母、關懷父母的孝道實踐方式，而長輩亦在與晚輩共同收看電

視過程中，不忘傳達家長對子女的期許，使得看電視不只是在看電視，同時也蘊含

著父母與子女間對彼此的瞭解與關心。 

據此，子女與長輩一同看電視具有特殊意涵，「看電視」不僅僅是看電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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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個人化意義與功能的孝道實踐行動。電視消費被閱聽人挪用、轉換、賦予新

的行動意義，並且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角色期待、社會文化活動等鑲嵌緊密，是個

體社會實踐的一環。於此同時，本研究要揭示的，亦是一個隸屬於社會詮釋學

（social hermeneutics）範疇的特定社會/文化現象；在華人的特殊孝道文化原型中

所發展出的，以陪伴長輩看電視的方式來展現的孝思與孝行。本研究欲將此發現，

回饋給閱聽人研究，希望能對在地的、具文化特殊性的媒介消費，提供一個討論空

間。 

另外，本研究亦欲開展閱聽人研究的理論視野；從過去關注個體媒介使用與閱

聽人心理過程和社會屬性之間關係的人文心理典範（如本研究前述之有關電視對兒

童、青少年發展的負面影響），到探討不同社會位置中的個體如何解讀媒介內容、

建構認同的詮釋批判典範（如閱聽人解讀自我閱聽行為），再到後現代、後資本主

義社會中，關切閱聽人的主體性與其媒介消費及文化社群關係。本研究以一個特殊

文化社群角度來理解成年未婚子女的觀視解讀，致力於刻畫閱聽人的生活世界與文

化風格，體現當代閱聽人研究理論建構所倡議之經驗的、多元的、社群的、文化的

取向。 

最後，本研究乃一初探性研究，目的是探索成年子女與長輩一同收看電視的模

式與意涵，並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了年輕人賦予了這種電視消費新的行動意義─新孝

道實踐，尤其是在主客觀的認定上，沒有太多時間陪伴父母，因而有意識地、刻意

地將共視作為一種戰略運用。本研究僅探討未婚子女與長輩的共視情境，未來應關

注更多面向的討論，諸如：不同性別與婚姻狀態的晚輩與長輩，如何看待此種家庭

活動？其內涵與型態是否不同？子女成長過程中，長輩的角色與其成年後的收視陪

伴行為之間關係如何？不同性質（內容、型態）的媒介文本如何為子女所操弄運

用，以達成不同的目的？這些面向都值得檢視，以期能更完整地描繪成年子女與其

長輩一同看電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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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consumption and filial piety in 

family viewing
*
 

Ting-Yu, Chen** 

Abstract 

Recently, audience study has made a sharp turn toward 

ethnographical approach. It is emphasized that individual can actively 

construct meanings of media texts and also how their personal 

interpretations interact with everyday life. 

The study explores how young adults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watching television. Research regarding family television has been 

abundant, however, little is attended to the way televis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t was found that young adults who do not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choose to watch television with them with a purpose of keeping them 

company, rather than simply “watching television”. Young audience’s co-

viewing with their parents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ir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Keywords: audience study, everyday life, family television, filial 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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